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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认知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有汉字识别，汉字主要是结合了音、形、义三种因素，与拼音文字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对于汉字部件识别的研究表明部件在汉字识别中的易化和干扰作用受整字频率和结构类型的影响，即整体和局部相互促进和干扰。本实验通过2×2×2×2×3混合实验设计对不同整字及其部件的读音判断探讨在正常阅读下阅读者对汉字的加工和反应。研究结果显示，整体属性对于局部知觉的制约作用，以及局部属性对于整体加工的易化和干扰两方面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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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汉字识别主要针对汉字的形、音、义进行研究，该领域是基础心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目前，因汉字不同于字母语系下的文字，汉字是象形文字，源自于图形演变，字形所含信息量大，形与字一一对应，也即一个图形文字符号代表一个特定的中文字[1]，故国内外研究者对汉字字形识别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对汉字认知起作用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字频、汉字结构和笔画属性，前两者是对汉字认知起作用的宏观因素，后者是对汉字认知起作用的微观因素。关于此领域的研究，一直以来大体存在有两种观点：其一，普遍意识到汉字认知要先对部件、笔画等字符的字形特点进行说明，接着将说明的结果统合才能认知整字。这就显示出认知过程中的部件功能、笔画功能等。再者，研究者普遍认为整体性在汉字认知的作用重大，以整字为单元对汉字进行整体加工。部件组成是汉字字形特点的一种，也有研究结果显示启动部件会对合体汉字认知产生影响[2]，指示汉字部件成为单独结构反复识读，很有可能是汉字认知的加工单位之一，更加吻合简约原则，和笔画相对比。部件各特质对汉字认知是否也有一定的作用呢？截止目前，仅有少量的研究者对其进行研究，并且研究的结论也大不相同。因此，该研究拟采用部件统合识别的方法，对整字频率、汉字构架、部件顺序、部件频率进行研究欲探讨部件对汉字认知的作用。

与线形字母文字相比较，世界上独有的表意文字是中文字，中文字有独特的二维图案特性，汉子的形音之间的对照关系要弱很多。关于中文字的形音义的研究，大量的研究者都有涉猎。部件是说明汉字外形构造的及其重要的观念。很多研究者争执不下对汉字部件的界定。在国家语言委员会公布《汉字部件规范》之后，研究者认知才慢慢认同。傅永和觉得，组成合体字的基本笔画构架单元是汉字部件，其下限务必不小于根本笔画，上限不大于复合偏旁。部件从功能上分析，可能不含有音、义等讯息；但是从存在方式上看是一个独立的书写单元，无论架构多么繁杂，只要笔画勾串起来，即是一部件”。

部件频率是在部件频度统计中部件组字件次数占总件次数百分比(%)。也有研究表明，启动部件对合体汉字认知的作用，说明汉字部件看成单个结构反复识读，很有可能作为汉字认知加工单位之一。

部件数目会对中文字认知产生作用，大量研究结果显示部件频率（在合体中文字中显现的频数）也会对中文字认知产生作用，但其会受到整字频率和构架类别的作用。黎红等人的结果表明，在快速显示的环境下，部件频率会对汉字认知的正确性产生作用，并且部件频率对汉字认知的影响形式与刺激字及其构成部分的空间分布及其相关。[3]在汉字的构成部件中还有不同的组成及组成频率。使用整合认知和整字认知等实验任务范式的结果表明，部件组成与部件有相似的频率效用，并且整字频率和构造类别也会对部件构成频率的效果产生作用。

[4]国外研究者认同，每一个汉字都具有结构紧密的图形，人们在汉字知觉过程中，会很自然的使用汉字的整体优势加工进行处理。喻柏林也曾表明：人认知汉字基本上采用的是整体加工模式，这源自于汉字的整体视觉模式加工。整字加工说的依据有很多，比如说形状识别中的频次效应、汉字构架方法作用、对称性作用、部件认知“字劣效应”。

笔画数实验、部件数量实验、部件频率实验、部件位置频率实验等都支持汉字识别过程中的特征加工说。有别于整字加工理论，特征加工理论认为汉字认知过程中，特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汉字认知的最基本的最小的单位是部件。并认为笔画、部件和汉字是汉字的视觉基本成分，人们对汉字的加工经由从笔画——部件——整字这样的分析过程，特别强调了在汉字认知中笔画组合的作用，同时认为这样的加工是线性加工。心理学研究者韩布新研究表明，汉字的部件频率和部件的部位频率对汉字认知有作用。[5] Ding等利用部件启动来进行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在汉字认知过程中，笔画和部件信息作用重大。[6]汉字的结构信息、部件信息、笔画信息等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人们进行汉字认知时候，部位识别的位置信息存在着前后不同的顺序。同样的有多研究结果显示，在对汉字进行认知过程中，存在着整体加工优势——即整体识别信息多于结构内部细节信息，同样也符合人眼视觉扫视正常方向，不管是汉字左上角信息还是构字能力都多于或强于右下角的信息。这些都说明了部分影响了汉字的识别。

喻柏林等人讲出新的假说,也就是汉字认知的整字和部分相互作用说，该假说认同整体和部分二者同时对汉字认知起作用。[4]特征分析和整字加工在汉字加工过程中是同时存在的，并且相互影响。整体加工的过程中离不开特征加工，特征加工的过程也离不开整体加工。严建雯，孙善麟发展出了汉字认知的多层次格式塔双向加工模型，格式塔理论强调汉字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整体结构的格式塔完形，而每个部件信息也是一个格式塔完形。[7]在汉字认知的过程中，即有数据驱动的加工还有概念驱动的加工。数据驱动加工和概念驱动加工的背景不同，因此这两种加工中必有一种加工是优势加工而另一种加工处于劣势。整体结构完整，那么以整体加工为主，当部件信息优于整字信息，特征加工占优势。郑昭明针对字优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频率高的汉字的加工偏向于整体加工，而频率低的汉子的加工始于特征部件信息，终于整体字的辨识。[8] 韩布新研究表明：当对存在第一部件和第二部件的汉字进行认知时，第一部件频率会加速整体汉字的认知，相反的，第二部件频率会干扰整体汉字的认知；整体汉字的频率反过来也会对汉字部件信息的知觉产生作用[5]。诸如此类研究表明，汉字识别过程中，既有整体加工又有部分加工，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部件、笔画、整体，以及整字与部件之间的关系都会影响汉字识别与辨认。

国内对于部件及部件频率的研究结果有但是存在差异。张武田等、彭聃龄等的研究结构验证了中文字认知过程中，存在部件数效用。[9][10]韩布新的研究结果显示：当对存在第一部件和第二部件的汉字进行认知时，第一部件频率加速整体汉字的认知，相反，第二部件频率会干扰整体汉字的认知；整体汉字的频率反过来也会对汉字部件信息的知觉产生作用。[5]

为了探讨部件频率、部件顺序、整字频率以及汉字结构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了整合识别范式，用整字以及提取出的相应的部件作为实验材料，用速示的方法呈现给被试，让被试用最快速度作出判断，而这些汉字及其部件就包括了不同的结构、频率以及部件顺序。
一、实验方法
（一）测试对象
本研究中的被试对象为广东培正学院在校大学生，被试均自愿参加研究，无任何精神或神经疾病史，母语均为汉语。被试性别上做平衡处理。实验结束后给予适当奖励。被试数量为40人。年龄范围是18-24岁。最后有效数据为30人。
（二）实验材料
以频率数据与结构为选取依据。实验材料包括120个中文字，每个中文字均由两个部件组成，部件均可读。其中分别按照结构（包括上下结构、左右结构）、整字频率（高频、低频）、部件顺序（第一部件、第二部件）、部件频率（高56.86‰、中5.04‰、低1.15‰）四个因素比例相同分配。实验中，所有实验材料呈现方式、大小、位置一样。
整字频率根据的《汉字信息字典》根据字的频序划分字的频级。分级方式参照《汉字频度表（按音查字）》（郑林曦，高景）分为五级：1级（最常用字）为频序0001-0560范围以内的字，2级（常用字）为频序0561-1367范围以内的字，3级（次常用字）为频序1368-2400范围以内的字，4级（不常用字）为频序2401-4170范围以内的字，5级（偶用字）为频序4171以后的字。本实验以1、2级为高频，4、5级为低频为依据选取整字。
依据《汉字信息字典》中部件小计部分的《部件组字件次数动态统计表》选择部件频率。（1）某一汉字部件的组字件次数，是根据汉字使用频度统计的。如“品”字含有“口”部件3个。“品”字没出现一次，“口”部件就出现三次。根据本书2165万余字次的频度统计，“品”字共出现14551次，则“口”部件被调用43653次。在本书所统计的正体字范围内，含有“口”部件的次数为2532281次。这就是“口”部件的组字次数。（2）本实验采用《部件组字件次数动态统计表》中部件组字件次数占总件次数百分比(%)项目下所统计的数据为部件频率。
（三）实验流程
[image: image1.jpg]--

SR 250ms 8F% 250ms SMBFAFHOL R EFI
SRIIRFE “H" BEHS BT ABFIREREHERE





图1 汉字识别实验流程图
 实验利用读音判断任务实验来对先后呈现的部件和整字读音是否一致进行判断。在屏幕中央呈现目标字的部件，持续250ms，间隔250ms后，呈现整字，持续250ms，要求被试判断部件与整字的读音是否相同。从整字呈现到被试做出判断，为识别反应时。被试做按键判断，若被试判断读音不同，按“D”，若被试判断读音相同按“K”。
每次实验前，先给被试讲解指导语，让被试对实验进行练习。将刺激呈现于17寸电脑屏幕正中央，电脑分辨率为1024*768,让被试尽可能舒服的端坐在屏幕前端的椅子上，眼睛与显示屏距离在90cm左右，视角为6.04*7.27。实验过程中被试尽量放松，避免出现眨眼和无关肢体运动等对实验产生影响。眼睛注视显示屏中心。
（四）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2（性别）×2（整字频率）×2（结构）×2（部件顺序）×3（部件频率）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被试间变量为性别（男、女），被试内变量为整字频率、结构、部件顺序、部件频率。
二、实验结果分析
本实验利用spss22.0对数据进行基本的统计分析，因采用的是混合实验设计，故对中文字认知的反应时进行2（性别）×2(整字频率)×2(结构)×2(刺激部件)×3(部件频率)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表1识别实验被试内各因素判断反应时

	变量
	反应时/ms

	整字频率
	高频
	881.66

	
	低频
	1045.99

	结构
	上下
	955.79

	
	左右
	971.86

	刺激部件
	第一部件
	949.84

	
	第二部件
	977.81

	部件频率
	高
	988.38

	
	中
	932.49

	
	低
	970.61


	表2各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

	变量
	F
	Sig.

	性别
	0.235
	0.628

	结构
	0.473
	0.492

	整字频率
	  38.55
	0.000 *

	刺激部件
	1.170
	0.279

	部件频率
	1.666
	0.189

	整字频率×刺激部件
	2.402
	0.121

	整字频率×部件频率
	4.406
	0.012 *

	刺激部件×部件频率
	1.233
	0.291


结果显示,性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0.235，p=0.628）；整字频率间差异显著(F=38.55，p<0.01)；整字构造间差异不显著(F=0.473，p>0.05)。刺激部件间差异也不显著(F=1.17，p>0.05)；部件频率间差异不显著(F=1.666，p>0.05)；除了整字频率与部件频率交互作用显著(p<0.05)，其他交互作用不显著。
	表3  整字频率效应下部件频率的简单效应分析

	整字频率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低频
	710500.924
	2
	3552250.462
	5.801
	0.003

	高频
	498354.648
	2
	249177.324
	0.407
	0.666


由于整字频率和部件频率交互作用显著，所以进一步做了整字频率×部件频率的简单效应分析，以及整字频率和部件频率的各因素多重比较。结果发现，部件频率在整字频率为高频条件差异并不显著（F（2）=0.407，p=0.666），而在整字频率为低频条件下则差异显著（F（2）=5.801，p=0.003）。详情如表3所示。
实验结果验证了整字的频率效应即字频效应是稳定存在的——识别高频字明显比识别低频字的速度要快，而且正确率更高。高定国等人做过对汉字识别因素的探索也证实这样的结果[11]。联结主义假说认为人们通过节点之间的兴奋性和抑制性联结进行信息资源的加工，模块内的节点信息以及模块之间的节点比重存在差异。兴奋性或者抑制性联结的频繁进行，既可以加强这种联结的比重，也可以使这种联结的节点的阈值发生变化，比如提高或者降低。

高频字由于经常使用，权重大，阈值低，更容易触发和识别；低频字由于不常使用，权重小，阈值高，相对不容易触发和识别。
喻柏林、曹河圻视匹配实验表明，在汉字构造认知中上下结构中文字的认知要难于左右结构中文字的认知，这充分说明了中文字认知的结构方式效用存在。也有很多研究表明了结构方式对汉字认知的作用[12]。但在本实验中（本实验选取的材料均为两部件汉字，并且全部都是上下结构和左右结构的），汉字结构主效应差异不显著，这有可能是是受到实验材料的影响所致。

韩布新使用汉字整字认知实验、汉字整合认知实验和部件认知实验揭示了汉字整体结构频率在汉字认知中的促进作用和在部件认知中的阻碍作用，这种作用在分开呈现的合体字的部件信息中也存在。整字认知中也有对局部构造的说明性加工，而部件认知中也有对整体构造的加工。整字与部件之间彼此相互促进和阻碍。两者间差异的重点在于整字频率和部件频率的相互影响的关系中，假如整字频率占优势，那么加工会以整体加工为主；多项研究都表明整体性质对局部认知的制约影响，并且局部性质对整体分析的促进和阻碍等双向的作用。有时候熟悉性会阻碍信息的加工，仅仅和认知操作同水平构造的频率才能有促进作用[5]。在本实验中，只有部件频率与整字频率交互作用显著，在识别高频字时，部件频率没有显著作用，而在识别低频字时，随着部件频率的增加，识别的反应时在减少和正确率在增加。这个跟韩布新的研究结果不太一致，说明了高频字的认知更多的是整体优势，熟悉性在发挥作用，而对于低频词，局部知觉在发挥优势，对汉字识别起到影响作用。

三、实验结论
经过对整个实验过程和结果的分析，做如下结论：（1）性别主效应不显著；整字频率间差异显著；整字构造间差异不显著。刺激部件间无显著差异；部件频率间无显著差异；其他无交互作用发生，交互作用仅存在于整字频率与部件频率之间。（2）整字频率和部件频率交互作用显著，进一步做的整字频率×部件频率的简单效应分析，以及整字频率和部件频率的各因素多重比较分析，结果发现，部件频率在整字频率为高频条件差异并不显著，而在整字频率为低频条件下则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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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Frequency Effect of Chinese Character Cognitive Components

LI Kuimin

（Guangdong Peizheng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830, China）

Abstract: One of the important fields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research is Chinese characters recognition. Chinese characters mainly combine three elements: pronunciation, form, and meaning, which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alphabetic writing. Research on the recogn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components shows that the facilitation and interference of components in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are affected by the whole word frequency and its structure type, that is whole and partial mutual facilitation and interference. Through a 2×2×2×2×3 mixed experiment design to examine the pronunciation of different whole words and their components,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readers’ processing and reaction to Chinese characters under normal reading situ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 whole property not only restricts local perception, but also affects the facilitation and interference of partial property on holistic processing.

Keywords: Chinese characters recognition; components; frequency; effect

（责任编辑：侯净雯）
 
� 收稿日期：2018年06月13日


作者简介：李愧敏（1982.06- ），女，河南许昌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认知。


基金项目：广东培正学院一般项目“母语经验对汉字认知影响研究”（18pzxmyb15）。







